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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俱是看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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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八月酷暑与诗社
一众同仁登小昆山。小昆
山位在九峰之末，五十余
米海拔，登顶乃等闲之事，
我却很有一种始终在山
脚、难望其峰巅的感觉。
进山来，虽然暑气犹

盛，可是毕竟松林
纡郁，樟荫蔽日，山
间小飔，频送微凉，
呼吸为之一畅，心
口也不再憋闷。山路纡
徐，一路似乎并没有多少
引人注意的景致，除了偶
尔映入眼帘的红色彼岸
花。同行的女诗人幽幽地
说，这见花不见叶的曼珠
沙华，据说有“彼岸的召
唤，无尽的永生”的意思。
不禁多看了它几眼。
很快一行人到了山腰

处，抬眼见几间飞檐苫草
的平房，题额“二陆草
堂”。这便是我们此行目
的地之一了。当年二陆退
居于斯的原始草堂早已湮
灭在历史烟尘中，眼前只
是今人择地而立的纪念之
所，陈设颇简陋，多少有些
怠慢先贤之意，但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我们所肃然
一瞻的，当然不只是一椽
物质的衡宇。“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矮矮的小昆山
堪称一座文化穹窿，这简
陋的草堂自然也不啻为一
处精神高地。想当年陆机
凭一篇《文赋》，被钟嵘誉
为“文章之渊泉”，又被唐
太宗论为“百代文宗”，固
然已是空前哀荣。毛泽东
也曾说《文赋》“是一篇好

文章”，说它言之有文，有
对文学的真知灼见。一句
“诗缘情而绮靡”，标示着
魏晋一代文学自觉的滥
觞，而被历代文人奉为圭
臬，足见其深远影响。除
了文学上的贡献，陆机还

留下了“秃颖劲毫，无一笔
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
的《平复帖》，供后人摩玩
膜拜。与这一赋一帖比起
来，陆云在艺文才学方面
可能稍显逊色，但他与荀
隐见面时互致问候和自我
介绍的“云间陆士龙，日下
荀鸣鹤”，据说是史籍记载
最早的对联。我们颇津津
乐道于这些令人心驰的文
史掌故或佳话，二陆的乡
人却更愿意用自己
的方式铭记祖先。
史志上说，陆机陆
云死后，人们把鸡
山改为机山，横山改
为横云山，把陆机生活过
的村庄改为平原村。记住
一个人，原来可以用如此
直白、朴素的方式，可见百
姓心里自有一杆秤。你有
如山的分量，百姓就把你
看作一座山。
朝代时有更替，文心

一脉赓续。传说陈继儒隐
居小昆山时，曾经筑庙用
鲜花供奉二陆，云“我贫，
以此娱二先生”。我想，陆
机陆云在天有灵，一定会
欣然接受这质朴而诗意的

祭奠吧！
山林阴翳，文事野趣，

遂成一路话题。一行人既
频生怀古幽情，也不乏目
遇耳闻之惬，却终究招架
不住酷暑，转过山来，已是
汗雨涔涔，气喘如牛。只

听一声“读书台到
了”，众人不觉为之
一振，胁生凉意，心
如过泉。始见一壁

陡立之下，有石桌一方，石
凳数枚，地平如台，草盛迷
离。大家一时恍兮惚兮，
或坐或立，如慕如思，仿佛
都在和游弋周遭的魂魄作
无声的晤面和私下的交
谈。有人“列坐其次”，“畅
叙幽情”，谈笑风生。有人
作把盏状，复作捋须状，临
风吟哦，大有快哉之意。
有人发现石壁上的漫漶字
迹，探首凝眸，细细辨认，

口中嗫嚅有词：“千
年陆天有遗灵，又
见尚书志刻成。每
借双松亭下榻，恍
闻清夜读书声。”落

款显示这是一首明人绝
句，不禁引人遐想。有人
执着于寻觅东坡所书“夕
阳在山”摩崖石刻，却遍寻
不着，声气中难掩憾恨。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露真容
的子瞻遗迹，应该就在读
书台附近，我们却与它缘
悭一面。也许是缘分未
到，也许是我们还不够虔
敬。私忖莫非我想见古
人，古人未必想见我？一
拨慕名而来的读书人，与
退读云间的古仁人之间，

与偶尔涉足机山留下蛛
丝马迹的文豪之间，隔着
的何止是千年时空？或
许，我们空有一个文人的
名号，却未必承续了古人那
颗不阿世、不畏权的文心。
因此古人，懒得见我们。
子瞻镌刻在崖壁上的

四个字，或许蕴含着对二
陆在国破家亡之际“退读
旧里”的隔世同情，或许寄
寓着面对二陆的欹倾人生

反躬自窥的无尽慨叹，或
许只是身临其境频生莫名
况味而无以表达的含混暗
示。我们似有所悟，却终
究无从求证。而陆机陆云
留给我们的遗产的核心价
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
有“运用脑髓”“放出眼
光”，“占有”并“挑选”？在
未有一番考量与选择的前
提下我们有没有资格继承
这笔遗产？都是问题。匆
匆来到这里的我们，可能还
没来得及思考，更没有清晰
的答案。所以从某种意义
说，我们算是白来一趟？
事情当然未必如此悲

观。至少，我们在读书台上
吹了半个时辰的山风，辨认
了半个时辰，追怀了半个时
辰，也恍惚了半个时辰，虽
然愚钝，但还不算顽劣。
至少我们思忖系之，感慨
系之，不无获益于之。斯
人已杳然如鹤，但落子尚
有声，履痕犹处处，一处空
旷的读书台，终究启迪了
我们。“读书台上摩崖石，
犹勒醉翁传世词。猜意东
坡留圣手，平添胜处引遐
思。莽榛无觅终遗恨？山
日已偏频有飔。相惜惺惺
惟四字，古风长在后人师”
（拙作《寻“夕阳在山”石刻
不遇》）。时移世易，我们不

复重蹈古人之际遇，但二陆
遗风，江南文脉，终究还是
要我们一代代赓续和传递，
用文字，更用践行。
鹤去千年，彼岸有

花。人不能永生，但是精
神可以。“小山牛首碧如
初，一脉文华自此苏。平

原退读十年烛，犹照江南
遗世书”（拙作《读梅尧臣
〈过华亭〉依韵作二绝句之
一》）。如果一种烛照后世
的精神需要一个如山的赋
形或一处托寄的坟茔，那
么它不必高也不必大，就
像小昆山，足矣。

张锦华游小昆山记

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百年。
很多国家对金庸新武侠小说的认识
度渐高，他的一些作品曾先后被译
成英文等出版。2018年，《射雕英雄
传》英译本面世，成为当时武侠迷讨
论的热点，在海外也吸引了相当数
量的读者，第一卷印数达10万册，全
书已经再版并有美国版出版。流风
所及，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波兰语
版、芬兰语版均已面
世。在武侠小说英译
本中，该书销量与影
响前所未有，之前武
侠小说的英译本集中
在学术领域，并非一般的社会阅读。
金庸小说的译本最早出现于

20世纪90年代。1993年香港学者
莫锦屏翻译《雪山飞狐》全本。次年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教授翻译了《鹿
鼎记》前两章，1997年剑桥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该译作的第一卷。在闵
福德教授之前还有位在香港的英国
记者晏格文（Graham Earnshaw）节
译了《书剑恩仇录》，1995年发表在
WorldWideWeb上，单行本出版
就很晚了。用武侠小说术语形容，
他的翻译是个异数。无论如何，这
三部译作面世后，海外汉学界研究
金庸的论文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金庸研究在海外汉学界如此受
重视，但无论武侠迷还是普通读者
可能都想不到，第一部英译中国武
侠小说并不是金庸作品，而是一部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去年7月，香港友人告知在旧

书店中看到一本《Bladesfrom the

Willow》，封面写着还珠楼主的拼
音，扉页里写有他的简介。我大为

惊讶，连忙请朋友帮忙买下。书寄
到后，我仔细翻看，居然真是还珠楼
主作品，内容是《柳湖侠隐》的前五
回。译者RobertChard是英国牛津
大学教授，汉学家兼历史学家。该
书出版于1991年，译者在前言中自
述这是中国武侠小说第一次被翻译
成英文并出版。
虽然1972年一位叫RobinWu

的人翻译了《雪山飞狐》，分四期刊
登在纽约一本叫《桥》的杂志上，但
一是删节很多，二则是并未出版单
行本。就目前所知，第一部在英语
世界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的确只有
这册《柳湖侠隐》。

笔者设法联系上了 Robert

Chard教授，询问有关翻译出版的
情况。他说，四十年前已经译完《柳
湖侠隐》全书。出版商校订后出版
了第一卷。听出版社说，出版前给
还珠楼主在台湾的儿子写过信，但
没有回音，以为得到默许，结果书出
版后却接到还珠楼主家人的来信，
要求停止出版和销售，于是出版的

事情就停了。我曾就
此事询问过还珠楼主
的四子李观洪先生，
他说从未听兄弟姐妹
们提起有英译本出版

这件事，他们中也无人居住在台
湾。英国这家出版社早已不存在，
也无从查考当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了。
说到翻译《柳湖侠隐》的原因，

RobertChard先生的回复很有意
思。他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翻译
武侠小说只是一时兴起的游戏之
作，因为他觉得书里内容与西方奇
幻小说中的一个流派颇为相似，可
以让西方喜欢该流派的读者看看来
自不同文化国度的类似风格小说。
这样的翻译角度令我们更多了一个
研究武侠小说乃至中国文化的新视
角和方向。

顾 臻

金庸小说英译本与旧武侠译本

热爱长兴岛文化的人，都会关注长
兴岛的前身鸭窝沙等几个淤泥堆积的小
岛形成的时间。今天，普遍的说法是：
1844年前后。这是推算和猜测的结果
——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让这个
时间点变成了一个难题，也成了研究长
兴岛历史和文化的一个课题。
在樊敏章的《风吹浪打鸭窝沙》散文

集里，有一篇《老祖宗来到鸭窝沙》这样
写道：“大约140多年前，曾祖父的父亲从
崇明带着两个儿子，逃荒来到了鸭窝沙厚
朴镇的三圩港边。两个儿子，一个叫樊玉
昆，另一个叫樊小华，樊小华就是我的曾

祖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樊姓人口已有750多人
了，从樊玉昆樊小华算起，已经有了第八代了。”

140年前大约是1880年。读完这段文字后，就会
让人放下对于鸭窝沙成陆时间的纠结，因为人口的聚
集，才是鸭窝沙的开始！这样的文字记录，为长兴岛历
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依据。
樊敏章先生出生于1952年，在他的童年、少年时

代，鸭窝沙还是原始的状态。改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
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这完全是人的力量，这期间鸭
窝沙和周围几个小岛连在了一起，改名为长兴岛。樊
敏章看到和参与了全部过程，在他的这本书里，我们看
到的是原始状态的鸭窝沙。
“长兴创作组”微信群建立于2021年4月，目前只

有十人，除朱颖刘萍两人正当盛年外，其余大多是老同
志。《风吹浪打鸭窝沙》是这个群里出版的第二本散文
集。在长兴岛，相较年轻人，老同志坚持写作的人很
多，这与他们的情怀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鸭窝沙在
每年大潮汛里，总会被淹没，种植的粮食作物很难满足
岛上住民的生活，生产资料缺乏。上世纪60年代以
前，岛上没有初中学校，没有系统的医疗诊室。艰苦中
成长起来的人，大都具有坚定不屈的性格；同时，他们
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情，投入了自己的满腔热情，一生
都在为鸭窝沙、为长兴岛唱着恋歌！樊敏章就是这样
的人；“崛起的长兴岛”编委会的徐惠忠、蔡德忠、周品
其等也是这样的人。
文字的记录，让遥远的世界变得真实，让遥远的史

实近在咫尺。长兴岛的历史并不长，樊敏章等老同志
是长兴岛文化的传承人和开拓者。古稀之年的老人，
写作的特点十分明显：不追求文字的华美。真实的记
录和真情的表述，全部的意义都在史料的功能上。而

在今天长兴岛的人文环境
里，这样的记录和表述就
形成了书写的价值。
（本文为樊敏章散文

集《风吹浪打鸭窝沙》后记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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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正浓，我和
爱人驱车到东山踏
青，采了几株蒲公
英、紫花地丁回来。
到市场选了几个花

盆，填上泥土，我们把这两种野花分栽到花盆里。野花
泼辣、好养活，几天后都成活了，叶子肥绿肥绿的，开出
的花儿也艳丽。蒲公英金灿灿的，紫花地丁蓝莹莹的，
看着让人心欢喜。
忽然一天，邻居家的小花猫蹑手蹑脚爬过来，仰着

脸儿打量来打量去，好像很陶醉的样子。爱人看见了，
忙呼我来看：“小花猫被咱们养的花儿吸引了，跑过来
欣赏呢！”
我凑近阳台仔细一看，两只小蝴蝶不知何时光顾

了我家，正在花儿上方翩翩飞舞，呵呵，小花猫哪儿是
看花，这架势分明要扑蝴蝶呢。我赶紧说：“快把小花
猫‘请’走，它要捕捉蝴蝶，当心把花盆给蹬翻打碎了！”

爱人也注意到了，急忙掏出手机想
拍照，小花猫“喵”的一声溜走了，两只蝴
蝶受了惊吓，也不知所终。爱人埋怨起
我来：“都怪你，大呼小叫给搅黄了，多美
的画面没了……”

刘琪瑞

小猫看花

张生修书搬救兵
惠明只身闯重围

惠明下书（设色纸本）朱 刚

春风起，朵朵桃花遍地开。每年3月下
旬，井冈山万亩桃花竞相开放，在数万亩粉色
的桃花与缭绕的云雾相衬下，宛如一片仙境。
桃花开满井冈时，也是奈李花盛开时

节，漫山遍野的奈李花，竞相吐蕊，洁白的李
花朵朵盛开，远远望去，好似一幅春日“雪景
图”。在“李果之乡”睦村乡，漫山遍野的奈
李花竞相绽放，洁白如雪，花香四溢。一朵
朵洁白的花朵在枝头摇曳生姿，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让人陶醉其中。游客们穿梭在花海
中，拍照留念，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奈李原产福建，喜生长于海拔400米至

1200米的山坡，气候湿润，阳光充足。睦村
的土壤是它最好的温床。睦村奈李因而远
近闻名。11个村，每个村均有1个基地，种
植面积300亩以上，全乡总种植面积达到
8000亩之多。2022年奈李节，全乡30多万
斤奈李鲜果销售一空，各村集体经济平均增
收3万余元，脱贫户户均增收4000余元，实
现了“企业盈利、村集体增收、脱贫户增收”
的多赢局面。
茅坪镇则成为井冈黄桃的主产区，13

个行政村中，共有11个村发展了黄桃产业，
2022年盘活黄桃2131亩，产量达到156万
斤，是2021年产量的5倍，销售额达到1000

万元以上。井冈山黄桃是一种特殊的桃子，
由于井冈山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得天独
厚，因此井冈山黄桃被誉为“山珍”和“美味
佳果”。
早在2012年，井冈山就从湖南炎陵引

入黄桃种植，炎陵黄桃的种植历史悠久，可
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炎陵黄桃是中
国四大名桃之一，它的皮呈金黄色，果肉饱
满多汁，口感甜美，深受人们的喜爱，井冈山

2014年起开始大范围推广；奈李还更早，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引进小规模种植。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井冈山黄桃种

植面积约1.1万亩，集中在茅坪、拿山、碧溪、
龙市、葛田等地，偏僻的小通村都种植了
100多亩，2022年产量达600万斤，2023年
突破900万斤；奈李种植面积超8000亩，集
中在睦村、葛田等地，2022年产量150万斤，
2024年翻倍。
小小的黄桃、奈李，正成为井冈山开辟

致富新路的“黄金果”。数年来，在政府的一

系列引领谋划、政策帮扶下，井冈山黄桃、奈
李产业，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生
态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燎原之
势”，已成为井冈山乡村振兴富民农业支柱
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黄桃和奈李
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井冈山气
候湿润温暖，多山地丘陵，大多数黄桃、奈李
种植在海拔400米至1200米的山坡上，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山间
水资源充沛，天然无污染的山泉水被用来浇
灌果树。“绿水青山”结合“生态化、标准化种
植”，最终孕育出“个大、形正、色艳、香浓”的
黄桃和奈李。黄桃和奈李成为井冈山“一村
一品”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闪亮名片，被誉
为井冈山的“红军果”“致富果”。
“三月看花，八月摘果。”看到第二故乡

井冈山漫山遍野的桃李花，感觉非常的壮
观，看到每一朵花儿就像看到了每一颗果
实，相信到秋天井冈山定会结出很多好吃的
桃李果。

晓 赫

桃李花开满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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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灵般的
花儿，使人赏心悦
目，也唇齿留香。请
看明日本栏。


